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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阳 板 石 之歌
马建 勋

在陕南 的 青 山 绿水
中，有一 决 展 翅欲飞的
鸽子 形 状的 地方，这就
是紫 阳 县 。

紫阳 县境 内 ，峰有
千盘 之险，路有百 步之
平，是一个山 的 世界 、石 头的 世界。千百年来 ，
人们被石 头的 大山 封闭 着，禁锢 着，压 抑 着，祖
祖辈 辈 望 “石”兴叹。这不长庄稼 不长草的 石头
让山 里人吃 尽了 苦 头。被 冥冥顽石 压 抑 得 太 深
了，人们 就幻想 着 、盼 望 着有朝一 日 石山变成金
山银 山 ，那该有多好啊 ！可谁 都知 道，这只 不过
是神 话 传 说而 已 ，是一个 世世代代生了 灭，灭了
又生的 梦 想 。

然而，1979年，划 时代的 春 雷声
中，紫 阳 冒 出 了一个 “点石 成金”的
人，他 把人们 世世代代的 梦想 变成 了
实实 在 在 的 现实 。

这点石成金的人，不 是 天 外 来
客，不 是三头六 臂的 超人 ，而 是一个普
普通通的 大 山 的 儿子——曾 化春 。

十年前 的 化春 ，还只 是一个在汉江激流 中 闯
荡的 青年船 工。虽然他 体魄 强 健，但终年 撑船漂
筏，拉 沙 运煤 ，汗流如雨，仍 然 改变不 了 山 里人
缺乏温饱的 命运 。

秦巴深 处，当 改革的春 风 徐徐吹来 时，这个
搏击风 浪的 船 工敏锐地意 识到大展 宏图的 机会到
了，他 毅 然放弃 撑船的 竹 杆，把 智 慧的 目 光落在
了汉江 两岸 层峦叠㠉的 远古岩石 上。他想，如果
将这些巨 大的 山 石开 采 出 来，加 工成 规 则方 正 ，
大小 相 等，厚薄均 匀的 板石，使 它 成 为 美化生活
的建 筑 、装 饰材 料，这样万 千大山 就会 变成取之
不尽，用 之不 竭的 宝 山 了 。

他说 干就 干，决心使 山 石 变 宝，让 顽 石 生
辉！然而，创 业是极其艰难的 ，摆在他 面前的 是
一个只有一 间茅草 房 和一台 板石 切 割 机 的 “烂
滩”子，面对恶劣 的 生产 条件。他 没有 被 困 难吓

倒。白
天，他顶
着剌骨的
寒风 厮 守
在机器旁
拼命 大
干，　夜
晚，他 点
着桐 油 灯
苦心 钻研
技术，三
个月 顾不
上洗澡 、
理发，辛
辛苦苦干
了一百 多
天，耗资
四万 元 ，
换来的 却
是一堆废

品，但他 没有气馁，没
有退缩，失败了 再 干 ！
七灾 八难，几番风雨 ，
经过 三百多 天 反反 复 复
的实践，他 终 于和他 的
工人们攻 破技术难 关 ，

切割 出 了一块块 方方 正 正，光洁漂亮 的 板石。喜
庆的 晚会上，他 第一次面对全厂职工 扯 开 大 嗓
门，吼了一 曲 高亢的 船 工号 子。

板石 出厂，美名 远扬。山 桃花 盛开的 季节 ，
美国地质 学 家 内 斯 伦德 和 澳大利亚 国 际板石公 司
经理 鲍迪等外国 专 家 不远万里来实地考 察，参观
这美妙的 紫 阳 石，连声称 赞为 世界 罕 见的 优良 建

材，可 以 和西班 牙板石 媲美，纷纷大批
订货 。

石头成 了 石 板，石 板成 了 紧俏商 品
漂洋过海，走 向 世界，犹如一颗精 神 炸
弹，炸开了 山 里人的 眼 界，震撼 了 僵化
封闭 的 山 地 意 识。这 是一次深 刻的 石 头
历史上的 革命，是山 区人 民脱贫致富的
一次重 大转折 ！

1 986年 ，一个晴空
万里的 日 子，一 架 波 音
飞机掠 过祖 国 壮 丽 河
山，浩瀚的 波涛，飞向
大洋彼 岸。飞 机上坐 着
一位西装 革履的 农 民企
业家，他 就是来 自 巴 山
深处的 板石 大 王 曾 化
春。他 是应 邀 去 美 国 考
察的 。

从美 国 归 来，他 掌
握了 世界 上大 量的 石建
资料和 最新消 息，他 更
加雄心 勃 勃，锐 气 十
足，他的 足迹踏遍了 紫
阳的二十七个乡 村的 山
山沟 沟，组成 了一千多
人的 采 石 大军，以宏大
的气魄 和胸 怀吸收 了一
百多户 贫 困 农 民进厂 当
工人，帮 助 他 们摆 脱贫
困。企业收 入 达 377.5万元，创 外汇266万 元，由
一村办企业一跃成 为 安康 地 区 重 点 乡 镇 企业，成
为我 国 板石 出 口 重 点厂 家 之一 。

1 937年 7月 ，陕西 省人 民政 府 授予他 “全 省
乡镇企业 优秀厂长 、先 进 企业家”称号 。

我沿 着清澈 碧透的 任河水，迎 着金 色柔 和的
朝阳 走访 了 紫 阳板石厂，厂 区设在 油 菜花 和 白 云
交相 辉映的 大 山 深 处。在 沐浴 着鲜红 霞 光 的 厂
区，我 见到 了 这位 颇有建树的厂 长。他 谈 笑 风
生，领我 参观 了 每一个车 间。车 间 里 饥声轰呜 ，
车间 内 外 石 扳 排 列如 山 ，车 载 船 装，一派繁 忙景
象。石 板有墨 玉 色，豆 绿 色，米 黄 色 ，玛 瑙色，
烟蓝色，不 是人 工 涂染，而 是天然生 就。厚 不 及
寸，薄 似琉 璃，经打 磨 加 工。光滑 油 亮，熠 熠生
辉。用 它作 瓦，犹 似 皇 宫琉 璃；用 它 铺地，遍地

生辉 ，用 它 贴 墙。光 洁如 玉 ；用 它做天花 板、台
球桌 更 是妙趣 天成 ，美观 大方。我 随 手拣起一 决
细细 观 赏，只 见 自 然纹面，光泽 闪 亮，手 指 轻
弹，叮 当 脆 响，别 有一 种 美 感，一 番 情趣 。

曾厂长 象一位身 经百 战的 将军，指 点 着四 周
连绵不绝的 大山说：这 都 是板 石的 天 然宝 库，开
发前景无 量。不 少人谈 “山 ”色 变，而我 爱 山 。
恋山。离 不开大山 ，山 里有我的 事 业，有我的用
武之地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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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诞 节 期
间，一些食 品商
店常常 把 各种美
味的 甜 占 心，象
布丁 一 类 的 东
西，在柜台 上摆
成一排，允许顾
客们 先尝 后 买 。

我一真想知
道，是否有一些
人会 乘机利 用 这
个机 会，只 吃 不
买。一天，我 问
了一 位 女 售 货
员。

“ 噢！是有
那么 一 位 老 先

生。”她告诉我 。
“他 几乎每天 都来，品 尝 每一

种布丁。虽 然他 从 来没有 买 过 什么
东西，并且我 认为 他 永 远 也 不 会

买。不 过 ，要 是他想吃
就让他夹吧 ，欢迎他 来
品尝 。我 也 希望有 更 多
的商店 允 许他 去。我 想
他们 能 负担得起。”

她正讲着，有一位
老人走到了 柜台前，显
出汲 大的 兴 趣 凑近了 看
那些摆 成一 排的布丁。

“ 瞧 ！这 就是我 给
你说 的那位 先 生。”女
售货 吊 小声地 告诉我 ，
又走 到 了 老人跟前，说
道：　“先生，您愿意先
尝尝这些布丁吗 ？给 您
勺子。”

老人衣 服 虽 然 破
旧，但 看 起 来 十 分 干
净，他接过 勺 子，开始
急切 地挨个品尝那 些布
丁。

“ 喔，这种布丁很 好……”
“ 这种 也不 坏 ，不 过有 点 太粘 了 。
很明 显，他 对 自 己最终要买一种

布丁显得信心十 足 。
在那 些快乐 的 富 足 的 圣诞购物者

中间，老人黑 瘦的 身 影显得那么可怜

和不 谐调。一种突然袭来的 怜悯使我
走上前去 ：

“请 原谅，先 生，您 是否能赏光
让我 为 您 买一块布丁，这将使我十 分
荣幸。”

老人一惊，向 后跳 了一 步，似乎
被蜂叮 了一下，满 是皱纹的脸涨得通
红。

“很 抱歉，”他 尊贵地说 ：　“我
不认为 我有 认识你 的 那份荣 幸。你一
定是 认 人错 人了。”紧接 着 他 转 过 身
去，向 着 女 售货 员 ，用 很 大 的 声 音
说：　“请 把这个布丁给 我 包好，我要
把它 买 走。”

他指的那 种布丁正 是最大和最贵
的一 种。他 掏 出一个用 旧 了 的 小 钱
包，数 着里面的 纸 币 和硬 币。为 了 保
全他的 面 子，他 买下 了他 负 担 不 起的
东西。我 是多 么 后 悔我 刚才那些没头
没脸的 话 啊 ！

这是我 最 后一次看 到 那位老人 ，
以后 也 没 听 到 他的 消 息。（插 图　积 令 ）

八哥 笼前 的 沉 思
姚俊 忠

拾人 牙 慧 徒 有 歌 喉 大 脑
机械 模 仿 无 半 点 创 造
装腔作 势 为 换 些 许 温 饱

单调 重 复 冠 以 精
灵称 号
望着 这 得 意 万 分
的八哥

我不 由 深 深 感 叹
没血 性 的 生 存 多 么 不 幸
空虚 的 苟 活 何 等 无 聊

山乡 情
张　芳

小溪 流 在 这 几 拐 了 个 弯
将一 条 银 带 遗 落 我 门 前
我用 它 拴 住 童 年 的 梦

让心 儿 永 远 象 水 一 样 甜


